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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与古人对话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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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相隔十来年
在意大利学汉语的学生翻了好几倍

收藏周刊：在意大利，包含书法在内

的中国艺术的身影如何？

毕罗：在我读大学之前，完全没有接

触到跟中国有关的任何信息。直到1996
年，由于我比较喜欢外语，也对历史比较

感兴趣，想着上大学就选择一门跟欧洲

文明完全不同的专业，刚开始是想选阿

拉伯语，后来一位企业家亲戚建议我选

择汉语，他说将来中国的影响力会越来

越大。我就这样开始了解中国文化。记

得当时在东方大学学习汉语的同学有

100人左右。后来我回到那里任教，仅是

学习古代汉语的学生就有 300 多人，现

代汉语有时候甚至达到 600 人，前后相

隔十来年的时间，在意大利学习汉语的

学生翻了好几倍。

收藏周刊：您是先学习中文，然后钟

情于书法？

毕罗：其实这中间非常简短。记得

在我上第一节课所用的教材《现代汉语

教程》，上面的字体除了黑体、宋体还有

楷体，带有如此手写趣味的楷体字太吸

引我了，当时即便只是印刷体，但依然给

我带来了审美上的刺激。可以说，对有

书写趣味的汉字，我是一见钟情。

收藏周刊：书法在您的眼中是一门

怎样的艺术？

毕罗：我一直认为用毛笔写成的汉

字符号的魅力是非常独特的。我认为绝

大多数的西方人，都会认为用毛笔写的

汉字很美。那种笔触、用笔的利索、干

净、简练以及力度的表现都是吸引西方

人关注的点。所以，在西方，有很多人喜

欢在身体上纹上汉字。跟我一起长大的

一位意大利朋友，还专门以给别人纹身

（汉字）为生。因为，需求越来越大。

更喜欢欧体的严谨
颜体则很大方宽博

收藏周刊：您曾说，比起颜体和柳

体，更喜欢欧体，在您看来，它们的区别

在哪里？

毕罗：我不敢说它们的高低差别。

我只是更喜欢欧体的严谨。而且严谨当

中也有宽容。很多人看欧体可能只看到

它险绝和方的一面，但它其实更多的是

圆润，有包容性。而颜体则有很大方、宽

博的特点，区别在于，在书写上，颜体有

那么几笔写得不太工整，并不影响整体，

在欧体上则哪怕有一笔写不好，那就整

个字都废了。

收藏周刊：您尤为钟情行草楷？

毕罗：其实过去两年，隶书篆书也写得

多，尤其是《石鼓文》，我认为《石鼓文》就是

战国时期的“欧体”，非常严谨，非常挑剔，但

同时很宽博、宽容。这是大篆往小篆转变

过程的代表。隶书《孔宙碑》也临摹不少。

但是由于研究的需要，我更多的时

间是投入到“二王”的书法上。在我出版

了《尊右军以翼圣教》一书之后，意大利

也有出版社希望我用英文书写出版，为

此，我不得不再次反复临写《集王圣教

序》，以让我更好地体会中国古人的书写

状态，并找到准确的英语表述。

不通过临摹而研究书法无意义

收藏周刊：为什么要反复临写？

毕罗：临摹让我注意到很多一般人

注意不到的细节，一些非常微妙的地方

表面是看不出来的，只有通过临摹，才能

体会出来。我每次临写，都会感叹，中国

古人书写的那种精微、细腻、讲究以及精

神世界有如此高度。这不仅仅是对学术

研究有促进的问题，而是真正能够通过

笔端笔触理解到古人的精神状态。

收藏周刊：临摹学习书法对书法研

究的作用在哪里？

毕罗：我认为不通过临摹而研究书

法是没意义的。书法作品是我们与古人

对话的重要途径。日本人曾出版过一本

《王羲之全书翰》，从文学的角度分析王

羲之留下来的书信，的确也是研究王羲

之精神世界很重要信息。但我认为，这

些研究往往不如直接品读他留下的字

帖，例如《奉橘帖》：“奉橘三百枚，霜未

降，未可多得。”只有短短十二字，但传递

出来的书法信息非常丰富，通过几个字，

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用笔与后来楷书的

用笔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形态更丰富，

更自由。

收藏周刊：不少书法家常常会讨论

书法如何创新的问题，在您看来，这是值

得探讨的话题吗？

毕罗：我作为一个西方人，从小在欧

洲长大，以我的知识背景来看，书法是一

门非常前卫的艺术。因为我们西方根本

没有这样的艺术。只是最近一百年，世

界文化交融之后，我们的艺术领域才出

现了抽象艺术，像波洛克那种强调抒发

性、率性的艺术样式。但中国的书法艺

术，早就不止这样的高度了。与其要从

抒发性的角度关注抽象表现主义的波洛

克，还不如好好研究怀素、张旭。能够在

非常有限的空间里，在咫尺之间，能把艺

术的高度和丰富性推到如此程度，我认

为只有书法能做到。而且，哪怕怀素、张

旭笔法有些很奔放，但他们依然是有法

度的，不是为了狂而狂。

所以，我认为书法传统的延续是非

常值得欧美高度关注的文化艺术现象。

我的目标是
更接近地与中国古人对话

收藏周刊：您会把自己定位为书法

家还是书法理论家？

毕罗：我喜欢书法，但我不是书法

家。虽然我临写书法的过程，也感觉很

爽，但书法创作不是我的最终目标，我的

目标是更接近地与中国古人对话。表达

自己思想，目前主要是以文章的形式，通

过书法史了解中华文明，通过中华文明，

构建我对世界文明的研究框架。

收藏周刊：怎样的作品才称得上书

法作品？

毕罗：必须要有笔墨，笔法和用笔得

熟练。而我认为这些组成书法功底的要

素比纯粹抒发心情更重要。这取决于所

书者对古代经典作品了解得有多深刻。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作品非常丰富，所

以，要熟练地掌握毛笔、宣纸，达到一种

得心应手的水平，要下极大的功夫，这是

我对书法的基本认识。研究书法不仅仅

是研究写字的问题，它还跟建筑、绘画、

服装、石刻等多种生活场景的因素息息

相关，这是一个审美修养的反映。

收藏周刊：到广州大半年了，感觉这

里的人文气息如何？

毕罗：之前因为疫情影响，还没能

很好地跟这里的艺术圈有更多的交流，

体会还不太深。但我非常喜欢广州的

生态环境，这里的绿化，应该是中国大

城市里做得最好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越

秀、荔湾一些街道的布局，充满了传统

生活气息，甚至可以让我联想到了二十

世纪初，中国不少重要文人聚集在广州

的生活场景。

粤港澳大湾区
中外文明交流

一口流利的、带有儿化音的普通话，一手工
整而讲究笔法的好字，一本本极具学术意义的
书法研究著作……这些都来自同一位意大利
人，他便是汉学家毕罗（Pietro De Laurentis），
二十多年前，他从选择汉语专业那一刻起，便钟
情于书法与中国文化，以至于他的中文名也取
自《庄子·天下》：“万物毕罗，莫足以归。”

日前，在位于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校区的
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收藏周刊
记者见到了毕罗先生，他的谈吐用语与待人接
物的礼仪，在举手投足间，都散发出中国传统文
人的气质。从喜欢到钟情，从关注到热爱，从书
写到研究，毕罗目前不但出版了《尊右军以翼圣
教》专著，还有不少相关的书法论著也即将付
梓。在谈及对书法艺术的看法时，他认为，书法
是前卫的艺术，也是与古人对话的重要途径。

毕罗
意大利著名汉学家，广州美术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书写文

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负责人，二

王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多

年来主要从事书法学、铭刻与写本

学、美术文献研究与翻译、中国古代

诗歌等领域的研究，使用意大利语、

英语、汉语三种语言出版了多部著

作，并在德国《华裔学志》、中国《敦

煌研究》《唐研究》《中国书法》等海

内外权威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毕罗书写的陆游诗作《北窗闲咏》选段。
毕罗供图

■意大利文专著 2016 Li Bai, l'uomo, il
poeta《李白其人其诗》

■英文专著 2021 Protecting the Dharma
through Calligraphy in Tang China《以
书护法——〈集王圣教序〉研究》

■英文专著 2011 The Manual of Calligraphy
by Sun Guoting of the Tang《唐 孙过庭<
书谱>综合研究》


